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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一到袁窗外就热闹了起来遥
随着粉白色杏花的纷纷坠落袁淡青色

的小杏偷偷探出头来袁 打量打量这方天

地袁攒足了劲长起来曰翠绿的竹子一蹿一

蹿曰还有些花儿袁都不名贵袁熙熙攘攘灿烂

了一院曰墙上的爬山虎也不打招呼袁就爬

到邻院了袁绿了一墙袁美了一胡同噎噎
杏树的年岁和我家院子一样大遥 当初

买下这块宅地的时候袁我们刚满三十遥 三十

而耶立爷遥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

上袁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袁那个兴奋激

动哟浴 合理利用最大开发袁一定不辜负这片

土地遥 我们夫妇转遍了县城相同面积的宅

院袁 参考比较斟酌设想噎噎施工图纸是我

们家的土设计师要要要孩子的大爸绘制的遥
担心工人领会不了意图袁 孩子的大爸骑着

摩托车袁风尘仆仆几十里从垣下赶来袁坐镇

指挥袁几乎每天都是如此遥 孩子的爷爷奶奶

在租住的简陋平房里袁 顿顿为我们做出可

口的饭菜遥 每每念起那段共同走过的岁月袁
心里满是温馨满是感激遥 房子落成袁欢欣雀

跃的搬进新居袁老公就琢磨着美化院落了遥
这杏树就是当年的设计之一遥

除杏树外袁院里还有两棵树袁一棵杜

仲一棵合欢遥杜仲树早已亭亭玉立袁合欢

树却被我砍掉了遥 那美丽的合欢树袁我原

也是爱她的遥只是有一年忽然生了虫子袁
老是从树上落下许多黏糊糊的无名物袁
扫也扫不净袁 沾得鞋底全是遥 忍耐了好

久袁有一天趁老公不在家袁我带领十岁的

儿子又锯又砍终于把它毁掉了遥 那一位

回家后火冒三丈袁 斥责我心眼只有芝麻

粒大袁竟然和一棵树过不去袁对我表示出

了严重的鄙视遥我当然不甘示弱袁他的话

音还未落下袁 我这边极力控诉这虫子给

我带来的严重困扰袁声泪俱下直至咆哮遥
一声质问引来如此汹涌的海啸袁 这大概

是那位始料未及的噎噎为防止战事再度

蔓延袁那位偃旗息鼓鸣金收兵遥 后来他不

止一次野警告冶我袁家庭话语权男女平等袁
但内部政

务必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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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蓊蓊郁郁了遥 我和儿子的母子亲情也像

这些植物渐渐成长噎有一段时间袁和儿子

的关系接近冰点袁他甚至连表面的顺从都

不屑袁除了顶撞还是顶撞遥 我伤心透顶袁觉
得做母亲好失败遥 儿子上大学后袁母子关

系渐渐破冰渐渐柳暗花明遥 周末必打回电

话袁唠唠学校的生活袁问问家里的情况袁亲
切体贴的他老爸都嫉妒了呢遥 上次寒假回

来袁送我两盒护肤品袁他们学校研制的华

教授 sod 蜜 渊它的前身就是曾经大名鼎鼎

的大宝冤袁我用过了袁真滋润遥 两年来儿子

带给我越来越多的惊喜袁我用新的眼光打

量儿子院聪明善良阳光上进不浮躁有担当

噎噎提起儿子就情不自禁喜不自胜袁全是

优点全是优点啊袁我确乎是中国典型的母

亲袁典型的母亲犯的典型的错误啊遥 我常

暗想袁哪个好姑娘喜欢上我儿子袁她就真

有福气了遥 前几天儿子还打电话说袁驾照

已经拿到袁期末考试么袁小菜一碟遥 嘿嘿袁
再得瑟一下遥

夏日的窗外袁一片葱绿噎噎
窗外袁明晃晃的太阳下袁我看见老公

的白发皱纹日渐增多遥 那个意气风发的少

年哪去了呢钥 窗外袁明晃晃的太阳下袁老公

是否看见了我日渐苍老的容颜噎噎青葱

岁月就在昨天袁皮囊却突然旧了袁灵魂却

还是新的袁这真真叫人不甘哪遥
窗外袁 时不时会飘来缥缈的歌声袁似

香一缕袁断断续续袁醉在心里遥
夏日的窗外袁有无尽的风景袁惹得我

这个近于知天命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抒情

了遥 其实袁风花雪月的浪漫情怀袁谁人没有

呢遥 我不过一个平淡的市井小妇人袁静守

着自己的一方幸福噎噎又还不到娶媳妇

的年龄袁为什么非要耶端爷着呢遥
窗内也有好事遥 在网上淘的民族风短

袖和手链都收货了袁未及试穿戴袁就喜欢

上了噎关键是性价比啊袁上衣 69 元袁手链

9.9 元袁还包邮袁是我的菜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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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如初的那段往事
由绛县作协主办的叶古绛尧风曳文

学副刊已正式创刊袁 现面向社会广泛

征稿遥 稿件以小说尧散文尧诗歌尧评论尧
随笔为主遥 投稿时请注明"古绛尧风"
稿件袁并留下作者真实姓名尧电话尧邮

箱等信息袁 欢迎全县广大文学爱好者

踊跃投稿遥
注意事项院
淤本刊所发稿件均要求是原创作

品袁凡发表过的作品袁一概不予刊登曰
于来稿一律不退袁请作者自留底稿曰
盂本报将定期刊发学生优秀文学作

品袁欢迎中学生投稿曰
榆小说字数以 2500 字内为好袁散文

等作品字数控制在 1000 字内遥
投稿邮箱院sxjxsyb@126.com

征稿启事

你眨眨眼

化成一只灵巧的蝶

在我心间激起一朵甜蜜的浪花

你调皮地在我身后奔跑

铜铃般的笑声

让我俩一起旋转天际的红霞

你手拿画笔

专注的神情

我用相机 迅速捕捉

野咔嚓要要要冶

你涨红的小脸

大声叱喝

不让我 碰别的她

你撒泼耍赖

想试给 老天

看我有多少智慧 应答

你不停地嚎哭

想把 痛苦的难眠 表达

我只能一次次抱你入怀

在黑夜里赶走你的害怕

你 安静地睡了

还在梦里

呢喃着

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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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噌噌后哼哼袁开了锅不做声遥锅里的

水不做声的时候袁我有点急了遥 死老汉子袁
天雾明就出去袁眼看就饭时了袁一鸡蛋皮篓

子猪草还割不满钥 走的时候跟我怄气袁说

找不着他的蒜皮袜子袁 你说你从学校退休

一年了袁出去割草袁净是露水袁光脚不行袁
还得打扮打扮钥

一提起他退休我就来气袁 早上五点半袁
学校跑操的喇叭一响袁他兀地就往起坐遥 我

说起吧起吧袁去上操看人家还要你不浴 就这

一句袁他能跟我怄一天气遥 平日里就半亩水

地袁浇了尧锄过就没有了活袁他不出去跟别的

老汉打牌晒太阳袁一个人钻在黑屋子里写大

字袁摆的地下插不进脚遥我说写吧写吧袁谁家

娶媳妇的时候袁都不看媳妇袁光看门上你写

的字浴死老汉又跟我怄一天气遥年前扫屋袁我
趁他不在家袁 叫住收烂货的处理他的旧书袁
都是些陈年的叫虫蛀了的书本本袁叫他回来

碰见袁差点没揍我遥 我说留着吧袁留着吧袁死
了多做副棺材袁给你装了送地里去浴

棒子面下上了袁咕嘟咕嘟袁再熬俩面蛋

就是饭遥 死老汉能去了哪里呢钥 他四十上落

的腿疼病袁至今站不下一顿饭时袁医生说都

是站讲台站的遥 尤其是这几年袁坐上一会儿

半天都站不起来遥 该不是坐哪儿爬不起来

了钥 我得去找找遥
东河滩里红日当头袁 大水过后留下一

洼一洼的水泊袁像是电视上放的九寨沟遥大

堤上哗哗 地蹿过去

一个泥孩子袁手里举

着根柳条棍袁棍子上

拴个蛤蟆遥 后边紧追

着一个更小的泥孩袁
边追边哇哇地哭遥 看

到蛤蟆袁我想起早年

的一些事来遥 我头胎

月子袁娘家又远袁娘来忙活了好多天遥 我对

他说袁明天上街给娘割点肉吃吧钥他沉了沉

没说话遥我知道袁就凭他的收入袁这很难遥谁
知第二天我们还真吃到了肉浴 他说是去南

山上的老凹窑买的鸽子肉袁满满一大盆袁看
上去像一条条大麻雀腿似的袁 吃起来还真

香喷喷的遥饭后娘偷着告诉我袁哼浴鸽子肉袁
你女婿给俺逮的蛤蟆浴 唉袁蛤蟆就蛤蟆吧袁

那年景袁什么不能吃啊浴 细想想袁跟老汉这

一辈子袁还真是又叫人发恨袁又叫人想笑遥
想起这些袁我的眼还真有点潮乎乎的遥抬头

看看袁 那两个夺蛤蟆的孩子早跑得没了踪

影遥 可俺的老汉呢钥
猛地袁我觉出了今天有点怪袁都饭时了袁

没见有学生回来袁要要要
可不袁乖乖袁今天是教师

节浴 我罩着耳朵一听袁果
然听见了学校的喇叭在

唱节目浴 怪不得他今天

急头癞脸袁 要穿他的蒜

皮袜子浴 莫非他现在不

回来袁 是去了那个他整

天拿来奚落我的地方钥
学校的东墙外是一片庄稼地袁 墙头上有

个堵不住的豁口袁 那是逃学的学生黑夜出来

上网的暗道遥 因为堵也白费袁几年来就那样敞

着遥 趴在墙豁口朝里望袁 正好对着学校的操

场袁学校有啥活动袁都在那里举行遥 老汉没退

的时候袁每逢过元旦尧教师节袁他就对我说节

目多好多好袁我说不稀罕袁他就奚落我袁说哪

里哪里有个豁口袁藏在那里看袁不怕人笑话遥
奚落归奚落袁我割猪草的时候袁还真看见过遥
不会今天他也去趴豁口了钥

从大堤上下来袁 沿着一条沟渠一直走袁
钻过一片山楂林袁隔着两畦棒子地袁就是那

个豁口了遥 我悄悄地拨开喇手的棒子叶一

瞅院老天爷爷袁跟我想的一点也不走样浴死老

汉像个大黑虾粘在墙上袁篓子空空歪在草窠

里遥 他半拉头抻进豁口袁手里的镰刀早已掉

在地上遥 他的脚高高踮起袁那双蒜皮袜子叫

露水一打袁又粘上了泥袁早分不出眉眼了遥
看到他那样子袁 我心里像吃了个青梅

子袁说不上来有多酸浴 我就地坐在地塄上袁
不忍心惊动他遥 由于雨水勤袁蒿草满地袁天
气又凉袁 有个蛐蛐

试了两试也没能蹦

起来遥
噎噎忽然想起

锅里的棒子粥该熬

干了袁 唉袁 干就干

吧 袁要要要回 去 我 再

给俺老汉熬一锅浴

未 了 情
殷 田承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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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历程袁情路历程袁相依相暖袁就这样颇

似暧昧般的憧憬着痴迷着袁锴子载着娟回

到了县城袁把她安顿到在县城朋友未婚妻

的宿舍借宿歇息遥 入夜已久袁借宿之地管

理甚严袁娟执意要送锴子离去袁楼下空旷袁
四目相对袁两人无语遥

野哥袁抱抱我冶袁相拥无声袁心泪俱下遥
两双手牵动臂膀不约而同地张开袁相拥互

揽袁手指在彼此背上轻轻叩奏心领神会的

温婉凄愁遥 许久袁锴子被娟推开又拉近袁再
一次决绝推开后袁娟果敢转脸抽身逃也似

地把自己射入黑暗的拐角袁然后回过头伫

立在风中袁泪眼睁睁目送锴子慢慢被夜淹

没遥
双方一夜无眠袁第二天一大早袁锴子

就着冬日凄凉的晨风及冷酷的无奈袁把眼

睛像桃子般肿胀的娟送上了返程的路遥
载着娟的汽车缓缓起步袁隔着车窗锴

子看到娟潸然泪下袁 心再一次深深

地揪了一下遥 汽车疾驶卷起团团尘

雾袁锴子怅然若失袁五味杂陈遥
然后袁就没有然后了遥 一个大男孩与

一个小女生的故事就这样任谁也无法相

信的戛然而止遥
就此一别袁锴子和娟们一直未在见过

面袁开始互通过几封信袁锴子以当哥的口

气说些不知道管不管用的鼓劲励志加油

的话袁 娟则多是说些学校学习的事儿袁稍
后娟她考上了北京外语学院袁再后来他们

就各奔东西袁天各一方进入到彻底失联状

态袁一失就是漫长的近三十年遥
跨越时空近三十年联通后袁锴子竟然

激动得心酸鼻塞热血澎湃遥 一个个关于娟

的问号立马在他心中胸间充斥着尧 激荡

着尧汹涌着尧爆裂着袁着实让即将跨出不惑

之年的他没有办法平静遥 诸多的问号犹如

一个个锋利的吊钩袁勾吊起锴子一个又一

个得体的或者不得体的想法院立马出现在

娟面前紧密拥抱倾心相诉曰马上拨通娟的

电话聆听娟委婉动听的吟唱曰即刻与娟视

频领略已近中年的娟的容颜曰与娟在摇曳

的烛光下品一杯陈年老酒噎噎
肥皂泡沫般的想法袁也就是一闪念间

即被现实被理性击破了遥 世界这么大袁知
道自己牵挂的那个人还好袁就行了遥 岁月

如此长袁知道还有人搜寻自己就好遥 把初

始的美好袁把往事芳香袁把心的呼唤袁把情

的缠绕小心翼翼地包裹密实袁只在心情灿

烂的日子激活它袁独自欣赏和享受也就够

了遥
有一首歌这样唱到院 从来也不用想

起袁永远也不会忘记遥
锴子与娟在失联三十年后袁往事依然

鲜活如初袁情谊依旧浓郁悠长遥
近了袁也就远了遥
远了 袁

有 时 却 很

近遥




